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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代中期开始，葡萄牙
人逐步向东扩张， 其洋船也前
来广州进行窥探性活动。 在地
方当局安排下， 城西古刹光孝
寺，第一次与洋人洋事接触，揭
开了寺院介入“夷务”的序幕。
据刑部尚书顾应祥 （曾任广东
佥事、署海道事）追忆：

在明朝正德十二年（1517
年）， 有两艘西洋大海船突然
来到广州， 一群高鼻深眼、头

缠白布的洋人，直接来到怀远
驿（广州接待洋人的地方），称
是佛狼机国（葡萄牙）使者，来
华进贡。 两广总督陈西轩闻
讯，下令先在光孝寺练习朝贡
礼仪，然后与他们见面。

在广州寺院介入“夷务”
问题上，可以说光孝寺首发其
端，海幢寺则是后来居上了。

海幢寺始建于明末，清初
才大举扩建。经过曹洞宗四代

僧人尤其是今无 （阿字 ）法师
的苦心经营，借助平南王尚可
喜及广东巡抚刘秉权之力，逐
步建成殿、阁、楼、塔、堂、舍
一应俱全的丛林（指大寺院）。

到乾隆年间，该寺占地宽
达 10 万平方公尺以上。 其地
理优势，在当年的《募建海幢
寺疏》中已作简要介绍：

“海幢之地，带珠江一水，
近城郭而不嚣， 入山林而不

僻。潮汐吞吐，峰峦照映，烟云
浮没，势高显而形平整。 ”

这个与广州城隔江相望
而又不嚣不僻的“海幢之地”
（处 于 河 南 ， 当 时 属 广 州 城
外 ），比光孝、华林、长寿 、大
佛寺等城区四寺庙，更适合乾
嘉时代处理海事和夷务的官
方需要。

清代海幢寺由于在广州城
外，清政府利用它接待洋人。

清代广州
的佛寺， 介入
“夷务”时间最
久、 程度最深
的， 当属珠江
南 岸 的 海 幢
寺。 所谓“夷
务”，指的是中
西之间的通使
和通商关系 。
下面我们来说
说这段罕见的
佛门往事。

光孝寺是最早介入
“夷务”的广州寺院

19 世纪的丹麦作家安徒生
（1805 年—1875 年），毕生未到过中
国，也不识中文。 但他的著名童话，
却含有中国题材的故事。《没有画的
画册》，是一个童话系列，自称《新一
千零一夜》。 他假托月亮行空巡游，
一夜一地，“第二十七夜” 望到一座
中国城市， 一所庙宇和一个想入非
非的年轻和尚。 红尘之思， 跃然纸
上，反映出人性被伦理压制的苦闷：

“昨夜我望见一个中国的城
市，”月亮说，“我的光照着许多长长
的、光赤的墙壁；这城的街道就是它
们形成的。 当然，偶尔也有一扇门出
现，但它是锁着的，因为中国人对外
面的世界能有什么兴趣呢？ 房子的
墙后面，紧闭的窗扉掩住了窗子。 只
有从一所庙宇的窗子里， 有一丝微
光透露出来。

……
（庙宇）祭台下面坐着一个有生

命的人———一个年轻的和尚。 他似
乎在祈祷， 但在祈祷之中他似乎堕
入到冥想中去了。 这无疑是一种罪
过，所以他的脸烧起来，他的头也低
得抬不起来。 可怜的瑞虹啊！ ”

安徒生的《没有画的画册》，创
作于 1840 年。 他在《前记》中声明：
“我在这儿所作的一些画都没有经
过选择， 它们是依照我所听到的样
子绘下来的。 ”可知他是从传闻中取
得素材，并非依据直观或阅读。

1840 年， 即清宣宗道光二十
年，当时的中西关系，仍处于广州一
口通商的状态。 在西洋商人心目中
的对华贸易，其实就是“广州贸易”。
因此，《二七夜》里的“中国城市”，只
能属于独一无二的广州。

“中国城市”既经推定，“一所庙

宇”也就容易落实了。 如前所述，按
清朝官方的规章，广州五大名刹，只
有海幢寺可以定期、 定额接受留粤
洋商游览。 因此，《二七夜》中月亮望
见的庙宇，直截了当，仅此一家，无
非是“河南庙”罢了。

那个“年轻和尚” 的双音节名
字———瑞虹，究竟有何音何义呢？ 在
安徒生笔下， 和尚之名丹麦文拼写
为 Soui-houng， 英译本拼写为
Soui-hong， 叶君健先生的中译本
按普通话写成“瑞虹”，无可非议。 不
过，倘要准确还原这个名字，则应于
广州话中求之。 在清代广州口岸的
十三行区，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馆，
历来以“瑞行”之名为人所知。 该行
的招牌，明确标出 Sui� Hong 字号，
一望而知是广州话拼音的“瑞行”。
据此而说安徒生童话里有广州话，
也不算是奇谈怪论了。

至于安徒生为何会借行名作人
名， 那就要涉及丹麦与瑞典的密切
关系了。 简而言之，第一，在北欧，
丹、 瑞是隔厄勒海峡一衣带水的邻
邦；第二，在中国，他们是接踵而来
的贸易伙伴；第三，在广州商馆区，
“丹麦馆”和“瑞行”并排而立。 两馆
人员， 联袂出行， 成为海幢寺的常
客，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安徒生长期居住哥本哈根，这
里既是首都又是对华贸易的重要港
口，生活环境和信息环境，都有利于
文艺创作。 他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从
来粤通商回国者获得有关广州的传
闻，一旦动笔，现成的素材便呼之欲
出了。 安徒生在《二七夜》中以海幢
寺为想象的场景， 给和尚安个“瑞
行”的名字，给艺术虚构掺入历史因
素的手法，一点也不离奇。

第二类：美国传教士游客
美国传教士游客， 实际上是指

寄居于海幢寺的美国传教士。 他们
之所以能寄居该寺， 是有美国外交
官为前导的。

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美国
公使顾盛带着谋求“最惠国待遇”的
使命， 与清朝钦差大臣耆英在澳门
谈判，共同签署《望厦条约》。 顾盛离
开澳门之前曾到广州，在英国的“中
国通” 马礼逊陪同下， 暗访过海幢
寺。 出面接待的方丈法号敬林，他在
后来致顾盛的感谢信中写道：

美士高臣大人阁下， 前在广东
时，幸得拜识尊颜，深蒙过爱，赠我
真容一幅， 又送敝寺白米四十包并
茶叶各物，……至今纪念隆情，常日
在心。

传递此信之人， 就是寄居海幢
寺的美国海外传教士邦尼。 他于
1846 年底从香港转来广州传教，在
海幢寺方丈敬林大力张罗下， 才得
以租住靠近该寺东门的阁楼。 凭借
这个隐蔽的处所， 邦林便获得进行
安息日礼拜的据点，招集信众，派发
基督教福音书和传道小册。 当然，邦
尼寄居海幢寺，只是清代“夷务”的
独特个案。

第三类： 五光十色的西方观光
客

海幢寺作一般性观光的西方游
客人数最多，国籍互异，身份悬殊，
真是五光十色。

最早观光海幢寺的西方游客，
是从北欧来的瑞典人彼得·奥斯贝
克。 彼得是植物学家，1750 年 11 月
以随船牧师身份， 搭乘瑞典东印度
公司商船“卡尔亲王号”来华。 在广
州逗留的几个月期间， 彼得曾到海
幢寺观光两次。 他的兴趣集中在观
察花木的种属和生态， 对寺院本身
只是轻描淡写而已。

嘉庆十年（1805 年）十月，俄国
美洲公司商船“希望号”和“涅瓦号”
携带大量毛皮，到广州“试做买卖”。

次年正月返航回国。 停留广州期间，
“涅瓦号” 船长里相斯基观光海幢
寺， 记述过寺院景观与寺僧对话的
情况：

我在寺里待了几个小时， 发现
神像面前永远点着檀香末做的香
烛， 而每个来祭拜的人都会带贡品
来。 ……其中一人指着一尊单独站
立的神像，确定地告诉我，如果我向
该神祈祷，那么，也能顺利航行回俄
罗斯。 参观了整座庙宇后，我拐进他
们的膳堂。 当时正是吃饭时间，……
每个人面前摆着一碗米饭和青菜，
用筷子吃。 我得知，每个加入到住庙
群体的人在加入之前就必须放弃与
女人有任何来往并禁食肉和鱼，违
反这一誓言必定遭致死刑。 饭后向
导领着我们到了一个关着 20 头猪
的非常干净的地方。 这是居民送给
寺庙的， 其中一头大约有 30 岁，它
老得连走路都费劲了。

对于寺庙为何养有猪， 这是因
为猪为六畜之首，让它得享天年，体
现佛门弟子对畜牲的慈悲情怀，这
当然是信奉东正教的里相斯基“不
知道”的。

道光十八年（1838 年），法国画
家奥古斯特·博尔热游历世界，8 月
至 10 月在广州停留。 他是著名作家
巴尔扎克的朋友，艺术上造诣很深。
博尔热曾到海幢寺多次， 对其静穆
的氛围十分赞赏，并用写生笔法，描
绘了寺内多处场景。

最后，应当提及观光类游客中
的一位“贵客”，他就是俄国皇太
子尼古拉 （即末代沙皇尼古拉二
世 ）。 这位 22 岁的皇储，在环游世
界的旅程中，于 1891 年（光绪十
七年 ）4 月 5 日至 8 日停留广州，
由沙面的法国领事馆安排食宿 ，
受到两广总督李翰章 （李鸿章之
兄 ）隆重接待。 抵达当天下午，“晚
餐前太子殿下化名乘小舟去了城
市南郊的河南岛， 参观那里的佛
教寺庙（海幢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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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清代代广广州州的的涉涉外外寺寺院院

海幢寺多次介入广州
“夷务”， 为它带来与日俱
增的信息效应， 成了外销
画的题材和新闻报道的对
象。 鸦片战争前的广州外
销画 ，有洋人（英国 、西班
牙 ）订制的海幢寺全景图，
全套九十余幅。 海外的英
文报纸， 也曾向读者推介
该寺。

声名远播的海幢寺，自
然成为西方人士到广州的
必游之地。 何况早在乾隆
年间，民间已形成一条跨越
珠江两岸的环形游览线，其
中心就在海幢寺。 当时，来
海幢寺的西洋游客可以分
为三类。

第一类：海幢寺的常客
居于十三行商馆区的

洋人，在乾隆末年获得一项
官方许可的郊游权利，由此
便出现了一批海幢寺的常
客。

乾隆五十九至六十年
间 （1794 年—1795 年 ），根
据留粤英商波朗的禀求，经
两广总督长麟批示，同意按
照所定下的规定，让洋人到
海幢寺等地游览：

查广东人烟稠密 ，处处
庄围 ，并无空余地 ，若任其
赴 野 闲 游 ， 汉 夷 语 言 不
通 ， 必致滋生事故 。 但该
夷等锢处夷馆 ， 或困倦生

病 ， 亦属至情 。 嗣后应于
每 月 初 三 、 十 八 两 日 ，夷
人若要略微散解 ， 应令赴
报 ， 派 人 送 带 海 幢 寺 、陈
家花园 ， 听其游散 ， 以示
体 恤 。 但 日 落 即 要 归 馆
（商馆），不准在彼过夜。 并
责成行商严加管束，不准水
手人等前往滋事。

嘉 庆 二 十 一 年（1816
年）年，两广总督蒋攸铦又
作批示：

……从前原定每月两
次准该夷人出外闲游，兹酌
定于每月初八 、十八 、二十
八日三次 ， 每次十名 ，……
准其前赴海幢寺、花地闲游
散解，……限于日落时仍赴
各口报明回馆，不准饮酒滋
事，亦不得在外过夜。 如不
照所定日期名数，或私行给
予酒食 ，一经查出 ，定将行
商通事从重究治，夷人即不
准再去闲游……

道 光 十 五 年 （1835
年）， 两广总督卢坤因“近
年该夷人往往不遵旧章”，
再次重申了禁令。

经过鸦片战争、 签订
《南京条约》 之后， 上述禁
令已失去约束力，完全被置
之不顾了，一些西洋人带着
枪械，雇上小艇，到珠江南
岸的村落树林打鸟雀，并与
村民发生矛盾。

史载贬徙岭南者， 于西汉
末、 东汉初年集中成批出现，且
几乎清一色都是“徙合浦”，据
《汉书》所载，计有十四条之多。
其中，最早者为西汉成帝时京兆
尹王章的亲属。

《汉书·王章传》：“章由是见
疑，遂为凤所陷，罪至大逆……
章果死。 妻子皆徙合浦。 大将军
凤薨后，弟成都侯商复为大将军
辅政，白上还章妻子故郡。 其家
属皆完具，采珠致产数百万。 ”

王章妻流徙合浦， 在阳朔元
年（公元前 24 年）冬王章下狱死
之后， 至阳朔三年 （公元前 22
年 ）秋八月王凤病死，不到两年
时间。 可就在此短短的时间里，
章妻一个弱女子， 一个流迁之
人，却不仅让家中老小得以“完
具 ”而还 ，而且“采珠致产数百
万”，骤然间发家致富，成为史上
第一个女百万富翁，令人惊叹。

何以能如此？ 当然是首先得
益于合浦釆珠业的兴盛。

合浦郡于汉武帝元鼎六年
（公元前 111 年 ）开。 郡辖五县：
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 大
体相当于今之广西东南部、广东
西南部及海南。 合浦素以盛产珍
珠闻名。 在秦统一以前，即开始
采集，至汉代，已经相当兴盛了。
据称，由于汉朝派驻合浦的太守
一度贪得无厌，搜釆无度，使珍
珠濒临灭绝，以致连珍珠都对贪
官不满， 纷纷迁往其他海域了。
《后汉书·孟尝传》载，孟尝任合
浦太守时，革除前弊，与民休息，
实施有限度开采，使珠母有繁殖
的余地，外逃的珠母遂又纷纷回
迁合浦，这就是“去珠复还”的故
事。

其次， 与王章妻本身的聪慧
能干密不可分。《汉书·王章传》
只有简短的 517 字，记述其妻子
的篇幅字数，甚至超过了王章本
人。 其中记载的三件事例，为我
们描绘出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
形象。

其一， 在王章困厄未显之
时， 牛衣对泣， 其妻呵怒之曰：

“京师尊贵在朝廷人谁逾仲卿
者。 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
涕泣，何鄙也。 ”

其二， 及王章为京兆， 欲上
封事， 妻又止之曰：“人当知足，
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邪。 ”

困厄之时激其奋起， 得意之
日诫其知足，是为贤妻。 王章为
王凤所举荐，事后却非议弹劾王
凤，借日蚀之象，上奏封事，言凤
不可任用，宜更选忠贤，为凤怨
恨之深切可想而知。 倘若当初他
能听从妻子的忠言， 止奏封事，
作为个人，他至少是可以逃过此
劫的吧。

其三，“小女年可十二，夜起
号哭曰：‘平生狱上呼囚，数常至
九，今八而止。 我君素刚，先死者
必君。 ’明日问之，章果死。 ”小女
聪慧如此，可见教导有方，良母
之功也。

贤妻良母若此， 终无力阻止
憨直的王章一意孤行，并最终走
向毁灭。 只是在王章死后，在万
里之遥的合浦之地，她才像合浦
珠一般， 发出了熠熠夺目的光
彩。 我们甚至不知道她姓甚名
谁， 但笼罩在她身上的神秘之
光，却让千古而下的人们感叹不
已。

在史书的记载中， 这些政治
的失意者，在一句“徙合浦”后，
大多都没了下文，所以他们流徙
到岭南后生活状况如何，也都不
得而知。 史家之笔无暇顾及于
此，不会给失落者的心理情感留
下哪怕一字一句的表达空间。 但
可以想象的是，他们一夜间从权
力的最上层沦落到罪囚的境地，
流放到了最偏远的海角之地，其
心理的落差与打击之大是肯定
的。

这些徙合浦者， 无不出身于
权贵阶层，光是“侯”爵就有六七
位，还有王后、大夫、太守等，他
们都有着较好的出身，有丰富的
人生阅历，有着相对优越的文化
素质。 而且他们流徙的时间也相
对集中，在流徙前有的就属于同
一个阵营，因共同的遭际一同流
徙到万里之外， 自然会抱团取
暖，更添一份惺惺相惜，这对于
他们的立脚、 生存是至关重要
的。 而此时的南越，还是一块未
被开发的处女地，一旦与较高的
生产力相遇，必然爆发出巨大的
能量。 从发生在王章妻子身上的
事实来看，或许不难揣想，流徙
者在当地还是有足够的生存空
间的，而由此带来的对于当地文
明的开发贡献，更是不容小觑。

岭南小札之二

第一位
女百万富翁

□陈桥生

位于珠江之南、属广州城外
的海幢寺，与广州城内的寺院相
比，更适合接待洋人

俄国皇太子尼
古拉的海幢寺之游

安徒生童话中
的海幢寺情僧故事

十三行的洋人出
游必须日落即归

两广总督在海幢寺会
见英国使团

海幢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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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山门

本文配图由海幢寺提供 ，为清代嘉庆元年 （1796 年 ），
由菲律宾皇家公司 （西班牙 ）第一收税官曼努埃尔·德·阿
格特，请画师绘的海幢寺图册。 此画完整而详尽的绘出当
时海幢寺全景 ，在全世界 ，目前仅大英图书馆珍藏一套类
似的画册，其历史价值之珍贵由此可见。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
英王乔治三世派遣马戛尔尼率
领使团来华，次年到达北京谒见
清帝，后经广州返回英国。 新任
两广总督长麟，在海幢寺为使团
举行“谢恩”仪式。据使团随员约
翰·巴罗记述：

“我们从这里（十三行商馆）
前往河对岸，那里有一座为此用
杆和席搭盖的临时建筑（在海幢
寺天王殿前平台搭建的彩门和
红幡）；其中有一幅黄丝屏风，上
面用金字绣上皇帝的名字。总督
和官员们在这屏风前例行跪拜，
表示感谢皇恩，因为他恩赐我们
旅行顺利。 ”

当时， 使团人员下榻于附
近的行商花园， 并曾到花地游
览，向花农购买玫瑰花籽，带回
英国栽培，名贵的“马戛尔尼玫
瑰”，即由此而来。

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荷
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总管派团
来华祝贺乾隆皇帝登位六十周
年。途经广州的时候，两广总督长
麟照例在海幢寺接见使团， 而且
亲自向使团成员解释说， 遵照皇
上旨意，不得在官署接待大家，所
以在这里与大家见面， 并说去年
马戛尔尼使团由
北京返抵广州，
自己也是在这里
与他们会晤的。

当然， 上次
是“谢恩”，此次
是“接诏”，地同
而礼不同。 时人
王文诰曾写过一
首诗， 记述这次
“接诏” 情况，从
诗中的“龙象花
宫涌海幢”；“万

斛琉璃挂彩门，氍毺帀地映红幡”；
“乐奏钧天语带温”等词句，就可以
看出接待礼仪的隆重气派。

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英
国阿美士德使团到北京， 以不肯
行跪拜礼被拒， 从京城返抵广州
时， 两广总督蒋攸铦在海幢寺与
阿美士德会晤，现场情况如下：

广东总督由抚院和海关监督
陪同， 于中午前往现在作为不列
颠使团驻所的河南寺 （海幢寺），
事先已在通往主神殿的人行道两
旁建了几个临时房间， ……上述
的三位中国官员到来， 进入这个
房间， 并坐在一张黄色的桌子左
方，即大位。 桌子放置皇帝函件，
并向特使报告他们的到来。

这一次海幢寺会晤， 是在
室内举行的。它既不是“谢恩”，
也不是“接诏”，当然就没有从
前那样的排场了。

除上述三次“夷务”礼仪外，
海幢寺还经历过一次道场被改成
试场的突发性事件。 咸丰十年
（1860 年）， 英法联军入北京，火
烧圆明园。英在华南割占九龙司，
并一度兵临广州，贡院被占，致使
当年南海、 番禺两县童生的应试
地点，只得改在海幢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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